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哀乎？乐乎？
——反倾销政策诞辰纪念日的反思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美国 279（14.1%） 185（15.9%） 66.3 16.8
印度 273（13.8%） 177（15.2%） 64.8 0.6
欧盟 255（12.9%） 160（13.8%） 62.7 36.4
阿根廷 176（8.9%） 113（9.7%） 64.2 0.4
南非 157（7.9%） 100（8.6%） 63.7 0.4
澳大利亚 142（7.2%） 36(3.1%) 25.4 1.1
加拿大 106(5.4%) 67(5.8%) 63.2 3.5
巴西 98(5.0%) 51(4.4%) 52.0 1.0
墨西哥 56(2.8%) 52（4.5%） 92.9 2．2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中国 278（14.0%） 196(16.9%) 3.6
韩国 145(7.3%) 74(6.4%) 2.5
美国 105(5.3%) 62(5.3%) 12.4
台湾 100(5.1%) 63(5.4%) 2.4
印度尼西亚 83(4.2%) 37(3.2%) 0.9
日本 82(4.1%) 61(5.3%) 7.5
印度 77(3.9%) 42(3.6%) 0.7
泰国 74(3.7%) 44(3.8%) 1.1
俄罗斯 68(3.4%) 54(4.7%) 1.5
巴西 67(3.4%) 47(4.0%) 0.9
世界前十位总数 1,012(51.1%) 680(58.6%) 33.5
世界总数 1,979 1,161
注释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从 1995年到 2001年，美国提起反倾销案例显著上升。从每年 14起增加到 69起。自
2001年 12月对钢铁行业施行特殊保障的“201条款”实施以来，钢铁产业反倾销案件明显
下降，2002年和 2003年整个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回落至每年 36起。自从 1980年以来由美国
企业或行业提起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总数已达 1000多起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表 3和表 4给出了 1996年到 2003年间美国反倾销诉讼的分解。在总共 316起案例中，
190起（占 60%）是钢铁或与钢铁相关的产品。仅随其后的是橡胶、化学、塑料产品，共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大大减少。2001年支出 1亿 2200万（$220 milion美元，2002年 3亿 3200万($322 million)
美元，平均每个申诉者获得的金额分别为 31.8万美元和 37万美元。钢铁企业得到了该项资
金的很大部分。2001年生产钢板、薄型钢、铁丝和钢筋的 7家企业获得了大约 1350万美元。
生产滚珠轴承的两家企业（Torrington and Timken）共获得 9380万美元。其他行业收获也相
当大。4 家面食企业获得 1600 多万美元；3 家蜡烛生产者获得 1800 万美元 4。Zenith
Electronics一家就得到了 2400多万美元。该款项来自 1971年对日本电视接收设备制造者提
3 1999年，议员Mike DeWine 提出了一条几乎相同的法律但是没有获得通过。议员 Robert Byrd 于 2000
年继续挑起该事件，将其写入农业法案增补案。









和 2002年损失 2亿 1900万美元。考虑到反倾销案件的赔偿是具有符合法律的追溯效力的,
所以日本这个 20世纪 90年代之前最经常遭受反倾销诉讼的目标国的涉案金额如此之大,也
就不足为奇了。排名第二的目标国中国——该国最近成了美国反倾销活动的主要目标国——
遭受的损失达 1亿 2200万美元。欧盟以 1亿 1600万美元紧随其后，排名第三。欧盟与澳大
利亚、巴西、加拿大、智利、印度、印尼、日本、韩国、墨西哥和泰国继续向WTO申诉质





















5 还有 6个国家作为第三方支持原告。这 6个国家是：阿根廷，哥斯达黎加，香港，中国，以色列和挪威。
一年一度的反倾销政策诞辰纪念日正是反思的适当时机，这里所说的反思是对学术的进
步和对规范的关注而言的。从最根本上说，在反倾销政策存在至今的头 2/3时期里已经有了
长足的发展；但是，也有些人可能有理由争辩说，该政策已经异化成了一种怪物。虽然反倾
销最初是出于直接的和目的明确的经济方面的考虑，但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化和法律的实施却
可能与其初衷相悖。证据表明，企业和政府都有可能以战略的方式运用反倾销措施来达到自
己的经济和政治目标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反倾销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和相伴而生的对
其使用的修正案，例如伯德修正案，已经成为贸易自由化的对立物。最后，情况可能是这样，
即反倾销政策与其他贸易或非贸易政策的关系有时紧张、有时和谐。未来的研究则有必要探
讨一下如何把对反倾销政策的使用纳入到更大的政策构想中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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